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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學校教育的出路 

「在玩」青少女在學校裡的邊緣處境顯示，傳統的學校教育非但無法回應她

們獨特的認同形式與文化經驗，還會貶低她們的價值與能力，使她們陷入更不利

的處境。因此，吾人有必要重新思考學校教育未來的方向與出路，如何納入勞工

階級學生的經驗和需求，以期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有鑒於此，本章根據先

前對於「在玩」青少女的文化與認同之分析，提出改善學校教育的幾個方向，以

提供有志於從事反再製、反霸權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參考。 

第一節  學校教育的重新定位 

壹、轉化學校教育的中產階級體質 

透過「在玩」青少女學校經驗的檢視，我們可以發現學校無論在知識內涵、

規訓懲罰的標準、成績評鑑機制等，都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這種制度性的

階級歧視，不僅造成勞工階級學生在學校的格格不入感，也削弱了他們的學習動

機，導致他們學業成就的低落。因此，如果想要將這些孩子拉回到教室中，絕不

是單靠一、兩位有心的老師便可以辦到，而是要牽涉到學校體質的大幅度調整才

行。學校必須重新架構為一個能夠反映勞工階級孩子生活經驗、滿足他們實際需

求、適合他們認知形式與學習型態的場所。這樣的學校，才可能對這些孩子發揮

實質的教育作用。 

以知識內涵來說，主流學校教育都有過度重視學術課程的傾向，造成課程教

材流於文字化、個別化、抽象化、孤立化。可是，勞工階級學生所偏重的卻是「實

務性知識」，對「學術性知識」有很大的排斥感。再者，學術性課程偏重書寫的

文字、個別的學習、抽象的概念、學科的知識（張建成，2002：112-113），也和

勞工階級學生所熟悉的文化資本有段落差。因此，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如果能從學

術性知識轉向實務性知識，注重口語的溝通與表達、團隊合作、具體經驗、日常

生活知識等實用取向的能力，應該可以明顯提升勞工階級的學習動機，也可以讓

這些孩子所擅長的能力被看見和重視。在課程的組織與安排上，應該減少課程分

化和抽象的程度，以學習者的經驗為主體，重視學生生活經驗的統整，以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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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獲得完整的學習經驗。 

就規訓與懲罰的機制而言，勞工階級學生因為從小家裡賦予的自由度頗大，

家長較少施予行為的約束和規範，所以他們往往很難適應學校裡頭，控管嚴密的

行為規訓機制。針對這個部分，學校應該全面檢討這些規訓機制存在的必要性，

以及這些機制背後是不是反映了特定的階級品味和偏好，盡量弱化學校的規訓色

彩。然而，對於某些必要存在的行為規範（如不可打人、不可使用暴力），學校

師長也要避免使用恫嚇或權威的方式要求學生遵守，那樣反而更會激發學生的反

抗心態。因為，在勞工階級家庭，小孩和大人的地位幾乎是相當的，小孩從小就

像過著像成人般的生活，他們也很渴望被當作成人般地尊重和看待。因此，教師

假如可以採尊重、平等、民主的方式和學生互動，反而能夠獲得學生發自內心的

尊重和喜愛，這時再透過師生間已然建立的信任關係，以說理溝通的方式和學生

討論某些行為規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才可能達到實質且長遠的效果。 

就評鑑機制而言，一般學校的成績評鑑方式或文憑的取得，全部都以學術能

力作為評鑑的標準，完全沒有考慮到不同學生的文化屬性，如此一來，學生一旦

缺乏學術興趣或是學業成就表現不佳，就會失去成就感的來源，甚至轉向街頭、

愛情尋找他們所需要的自尊自信。因此，學校的評鑑向度必須更為多元，納入勞

工階級學生所熟悉的面向，如領導才能、生活智慧、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人溝通

互動的技巧等。透過這些實用取向能力的重視，協助勞工階級學生建立自尊自

信。此外，評鑑的機制可以強調學生的自我比較，不要太過重視排名的方式，儘

量削弱個人主義式的競爭方式。 

整體而言，學校應該轉型為一個較為民主化、人性化的空間，才能避免社會

再製的發生，不過這種學校體質的轉型工作，不僅需要一群有理念的教師願意透

過在地實踐來改變學校文化，更需要制度性的支持，才能對抗結構性的問題。因

此，在大規模的學校教育改造工程還沒發生之前，當前比較實際可行的辦法是另

闢蹊徑，透過一些小型的實驗方案，逐步地累積經驗。例如：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可以採公辦民營的方式，設立另類學校專門收容這些不適應現行學校體制，尤其

是出身自勞工階級家庭、不愛讀書的孩子，或者是多投注一些教育經費補助中途

學校，以及學生多半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學校，發展實驗性教育方案或著重

多元性向的課程，1讓這些出身比較不利的弱勢階級孩子，也有機會可以享受學

                                                 
1 例如基隆市失業勞工保護協會在一個都市邊陲地區原住民所居住與聚集的社區—長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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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樂趣、透過教育拓展視野，獲得自尊自信。 

貳、將教育視為主體解放與增能的工具 

為了避免社會再製的循環，達成社會正義的理想，學校教育除了可以努力轉

型為一個對勞工階級和弱勢族群學生更為友善的學習空間，讓這些孩子不再視上

學為畏途之外，學校教育還可以促成更具解放性的目的。諸如幫助學生看見自己

所處的生存位置，是置身在何種政治、社會、經濟情境底下，由此獲得能力去掌

控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覺得他們被困在所屬的社會位置中動彈不得。一般主流學

校教育通常採囤積式的教育，以「工具技術提供者」為教育的主要目的，然而這

樣的教育方式，只是將學生當成教學過程的客體，無法激發學生的熱情和能動

性，也會讓教育變成是在灌輸社會既有的霸權意識型態。因此，批判教育學者

Freire (1998)曾言：「教學習者讀他們的世界(world)，而不只是教他們讀字

(word)」。黃武雄（1999）也對那些奉行主流學校教育價值的老師們提出呼籲，

他說： 

 
老師或許可以協助貧窮的學生，讓他有機會往上爬，日後成為中產階級的一

份子，但是如果他不曾努力打開孩子的心，拓展孩子的視野，在功課之外

和孩子深入討論更複雜更詭譎的問題，他的協助反而會加深孩子階級分裂

的性格，使孩子長大後無法面對自己出身，與其社經地位之間的矛盾（頁 4）。 

 

以「在玩」青少女的情況來說，有些教師或許認為，只要能將這些不愛讀書

的孩子拉回教室，以活潑的教學方法引發她們學習的興趣、協助她們嫻熟學科知

識、形塑她們合宜的禮儀規範，因此獲得晉升中上階級的能力和資格，未嘗不是

一種幫助她們階級流動的方式。可是，假使教育只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協助學

生看到他們所處社會位置背後的歷史建構和權力關係，沒有跟孩子討論他們生命

中所經歷的性別、種族、階級歧視，也沒有鼓勵他們認真看待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那麼受教育的結果，很有可能是讓他們與自己的母文化更加的疏離，甚至產生自

                                                                                                                                            
區，設立了一個給當地孩子休閒、讀書、玩樂的空間，稱之為「格鬥天堂」，他們嘗試採取有別

於主流教育體系的傳統作法，以自由、開放、平等與認識差異的另類教育方法，對待那群都會邊

緣勞工原住民的小孩。類似這種小型、草根性質、追求社會正義、具有解放意義的教育實驗方案，

應該獲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重視，並提供經費和物資、人力的補助，以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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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厭惡的情緒。例如淑惠無法接受自己的種族身份，感覺父母的工作是羞恥、見

不得人的；美如將父親的失業怪罪於他的懶惰；小宣一直無法諒解爸媽離婚這件

事，並對媽媽再婚的對象有強烈的抗拒情緒。這些看似個人的議題，都牽涉到更

為廣泛的社會關係，包括種族的歧視與壓迫、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型態與生產支配

邏輯、中產階級家庭意識型態的迷思等。因此，假設教師真的想要觸碰到這些孩

子的內心深處，希望改變他們生命中被壓迫的狀態，就不能迴避這些政治性的課

題。教師必須把教育視為民主教育的實踐，幫助邊緣族群學會質疑他們的邊緣位

置，抗拒受宰制的權力關係，進而獲得增能與解放。 

第二節  課程與教學的轉化 

壹、重視學生生活經驗 

從「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建構歷程可以發現，身份認同和學生的生活經驗密

切相關，置身於不同的社會情境底下，會生產出不同的認同形式。因此教育工作

者如果想要透過教育改變學生的認同，就必須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一方面要瞭

解學生究竟經由何種社會或文化的形式定義自己，另一方面也要學會和學生的經

驗保持某種批判性的關係，避免全然的接受或否定學生的意見（蕭昭君等譯，

2003：353-354；Connell, 1982: 198-199）。具體例子如 R. W. Connell (1982: 198-199)

等人曾在《創造不同》(making difference)一書中，提出如何規劃不同的課程形式，

以教導勞動階級的學生。他們主張這種課程應以勞動階級者的經驗和環境作為出

發點，因此它會選擇一些攸關經濟生存和集體行動的例子，處理因失業而帶來的

家庭困境，回應新科技的需求，處理個人認同與組織的問題，瞭解學校如何運作

以及為何運作。不過，這些課程的設計和安排並不代表，學校教育僅僅是勞工階

級的代理人，學校教育也可以自由對抗存在勞工階級生活裡頭的壓迫面向。例如

從他們的研究中，他們看到勞工階級男孩和其父親表現出性別歧視主義，或是青

少年文化完全為商業邏輯所主導，面對這些問題，Connell 呼籲學校教育必須責

無旁貸地作持續的抵抗。同樣的，在瞭解「在玩」青少女的文化和經驗之後，教

師一方面可以將她們的街頭文化形式帶入教室，連結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建構

學校知識，另一方面也需要陪同學生一起檢視她們文化中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或階級歧視，而非全然地擁抱她們的文化。例如教師可以設計活動，讓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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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訪問周遭親友的職業、工作情形、薪資、潛在的職業傷害等，幫助她們瞭解未

來即將面臨的工作世界真實樣貌。和學生討論八家將的文化意義和背後的資本主

義商業邏輯，同時引導學生去批判八家將中的性別文化，以及她們所參與的民俗

慶典中，還有哪些類似的例子會將女性客體化（例如媽祖繞境時，她們都有去出

陣，可以請她們觀察媽祖繞境所發生的文化現象2）。針對學生所喜愛的流行文

化，如跳舞、電玩軟體、漫畫、刺青、服裝打扮、同人誌等，老師也可以將它們

納入課堂，請學生蒐集資料、進一步地去瞭解這些文化產業背後的產銷過程、意

識型態和發展歷史。此外，「在玩」的孩子都十分熟悉幫派的文化，教師不妨善

用他們的在地知識，請他們介紹幫派文化的主導形式，並且教導他們發展出批判

的眼光來看待幫派文化中暴力、扭曲的一面。 

貳、增進學生意識覺醒 

「在玩」青少女遭受性別、種族、階級的傷害，但是她們因為缺乏論述工具

可以對自身經驗進行分析，也不瞭解自己為何麼會有這麼糟糕、無力的感覺，因

此只能以最直覺的方式—反抗學校教育，來處理她們的政治性憤怒。為了讓受壓

迫族群可以「意識化」、「問題化」自己的經驗，進而發現自己有能力改變世界。

學校教育應該提供一些方法、途徑，幫助學生檢視他們自身特殊的經驗和附屬的

知識形式。實際的作法有如：Fine (1989)提出「命名」(naming)的方式，主張教

師應協助學生辨認、定義那些影響他們生命最清楚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尤其是不

平等的權力和資源分配現象，如性別主義、階級主義、種族主義等。以中輟政策

為例，Fine指出「不去命名、述說」會對低收入和少數族群的學生造成非常嚴重

的後果。假設教師沒有協助學生為中輟政策命名，將會限制可能輟學的學生所獲

得的資訊，學生也無法得知從國中輟學必須承擔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因此，

Fine主張對於中輟的學生，應當先舉辦一個離校前的訪談，詢問學生未來的打算

為何，再與父母或監護人面談，交給學生一系列的同等學力、輔助方案資源，讓

他們可以知道尋求協助的管道，也應當要讓學生充分地瞭解他們決定輟學的後

果，例如中輟生的高失業率、每年有多少比例的人口無法通過同等學力測驗的考

試、私立職業學校以高學費政策剝削學生，也沒有提供招生時保證的就業機會等。 

                                                 
2 相關的教學資源可以參看呂木蘭（2004）的《性別議題融入鄉土教育之行動研究—以大甲

媽祖信仰為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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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學生的階級意識方面，Anyon (1981b)長期關心不同階級孩子所形成

的學校文化，因此發展出一系列以階級為基礎的轉化式教學，對於如何教導勞工

階級的孩子，發展解放性知識，非常具有啟發性。Anyon所發展的教學模式有三

個步驟：第一步是「運用洞悉意識」，意指運用學生的「好意識」以挑戰常識或

意識型態。很多學生直覺性地知道，他們的老師並沒有幫助到他們，他們被視為

問題學生。這些穿透意識可以被用來挑戰主流的平等機會的意識型態，以及學生

本身的社會迷思。第二步是「將文化抗拒政治化」，意指將學生的反抗性語言，

以及其他抗拒形式的文化表徵，轉化為政治覺醒的行動。在勞工階級學校，這意

味著首先試圖使學生評估他們為何要抗拒？他們要如何抗拒？抗拒的結果為

何？Anyon認為應該和學生討論在這種情境底下，更有效的政治行動的可能。例

如她會請他們將自己的父母帶來學校，以一群人的方式面對老師和行政人員。她

會試圖顯示別人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反抗壓迫的情境，她也會使用勞工階級和其

他對抗性的文獻—故事、詩歌、日記、論辯性文章、黑人、女人、奴隸、囚犯、

移民者、工會組織者的信件，討論這些作者的政治性意圖，以及受到這些書寫所

激勵出來的活動。她會討論這些活動本身，包括結盟活動、奴隸的反叛、民權運

動。目的在於使學生運用這些例子，反省他們自身抗拒的有效性。第三步驟是「發

展對抗意識型態」：運用學生對於不公平的覺知，鼓勵他們發展一致的觀點以表

達她們的想法，還要提出如何解決問題的計畫，以挑戰學生原本的無權能感和迷

思，她也會向學生展示一些過去社會運動者的計畫和希望，藉由討論這些人的希

望和夢想，讓他們得以比較不同形式的計畫方案。最後將焦點放在自身的經驗和

社區上，以尋求改變之道。 

Anyon 所發展的解放教學模式雖然令人神往，不過，由於她本身是大學教

授，這一系列基進的觀點並沒有在中小學場域中被實踐，也就無從檢視其可行性

和成效如何。所幸，有位小學教師 Sylvester (1994)在美國費城一個三年級的教室

中，成功地實踐了勞工階級的反再製教育。Sylvester所任教的社區可以說是一個

貧民社區，她的學生有 93%都仰賴社會福利過活。面對這些經濟弱勢的學生，

Sylvester希望教育能協助他們分析經濟面向的經驗，以改變階級再製的命運。於

是，她和學生在教室中，模擬她們的社區環境，創造了一個虛擬的經濟世界，學

生將之命名為「甜蛋糕小鎮」。在小鎮中，有由學生所扮演的生意人、政府機構、

工會組織等，他們也有自己流通的貨幣，可以購買虛擬小鎮的東西或服務，同樣

必須納稅、租房子。這是為期一年的課程，每週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學生會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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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蛋糕小鎮」裡頭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老師會鼓勵他們去質疑、探索、解

釋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經驗，老師也會製造一些困境，讓他們學會如何應付經濟

結構的變動，透過這個活動，學生宛如生活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中，師生共同探索

關於寫履歷、找工作、失業、走後門、企業外移、無家可歸、外籍勞工、不正義

等問題，並且努力克服這些障礙。Sylvester還發現學生有了這些模擬經濟活動運

作的經驗後，會變得比較有能力討論隱藏在經濟因素底下的不平等議題。例如有

一次有學生互罵對方的媽媽是遊民，Sylvester聽到後便將原先的課程暫停下來，

改為和學生一同討論為何「遊民」會變成侮辱性的字眼。她先問學生有哪些因素

會使得一個人付不出房租？並引導學生用他們的教室經濟模式來作思考。學生提

出的原因包括了被解雇、企業外移、工資太低、人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做生意等，

最後 Sylvester向學生強調：「如果一個人變成遊民，這不該是那個人應該覺得慚

愧的事情，而是我們國家應該覺得慚愧的事情」(Sylvester, 1994: 7)。總之，Sylvester

發現透過這堂教室經濟的課程，學生學習到經驗性的詞彙，有能力討論經濟背後

的不平等，也得以發展克服經濟困境的技巧。 

至於國內的階級教育，目前已經正式發表為文的教學實例不多，只有親身參

與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所舉辦的論壇，才能聽到現場教師的精彩分享。例如李

文英（2004）在國小所進行的一系列輔導教育課程。她先考察社區中勞動家長的

勞動經驗、訪談她們的生命故事，最後再邀請社區裡的勞動家長來到學校現身說

法，透過她們的生命故事，和孩子進行階級與性別的教育。在整個課程進行過程，

學生學到一份勞動工作背後的辛苦與可能的職業傷害、勞動家庭特有的生活形

態、經濟活動運作的邏輯，還有身為一位勞動媽媽在家庭、職場之間的處境與矛

盾，同時兼顧了性別與階級動力的分析。陳惠雯（2006）帶領高中學生參觀工殤

協會以及「格鬥天堂」，一個照顧失業勞工子女的課後輔導組織。王慧婉（2006）

讓高職學生對自己的父母進行工作生活歷史調查，帶著學生去八家將、跟著繞

境，請學生分享她們本身的工作經驗等，這些教學實踐雖然尚未轉化為文本，也

還沒有運用理論進行分析與詮釋，不過在教學策略上，都有助於促進學生階級意

識的醒覺。 

此外，在陳伯璋、張盈堃（2007）所主編的《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

育學的在地實踐》一書中，也收錄了一些國內中小學教師發展反再製教育的例

子，例如楊恩慈、柯伯儒（2007）在一所偏遠貧窮的小學裡，採用「有爭議性」

的繪本，作為閱讀文本，藉以引發學生發覺一些存在於她們生活的「社會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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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例如當小朋友閱讀到《我的媽媽真麻煩》時，老師問學生對於書中爸爸

的遭遇有什麼想法？書中的爸爸是一個喜愛酗酒的爸爸，剛好許多學生都有類似

的經驗，於是有幾個學生都說希望爸爸被關起來。老師順勢追問「爸爸找不到工

作是故意的嗎？」並且邀請大家一起來想一想為什麼爸爸會找不到工作？要怎麼

解決這些問題？老師接下來還幫學生找到許多討論失業問題的剪報、新聞、社

論，讓學生閱讀並分析，媒體為何對失業問題有不同的說法？最後利用社會課，

進行一個主題的探討和調查：「如果我是鄉長應該如何面對失業問題？」。這個實

踐例子和 Sylvester的例子有許多可以相互啟發之處，也很適合用來討論「在玩」

青少女她們家庭所面臨的失業困境。總而言之，以上的例子都顯示出教師在發展

學生的批判意識時，倘若能善用學生的生活經驗，其實可以發現有很多豐富的素

材都可以發展學生的批判意識，協助他們更加瞭解自身的處境。 

第三節  教師的意識覺醒 

壹、教師應培養批判性多元文化意識 

「教師」是一份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不管教師自身的階級、族群屬

性為何，他都得面對來自不同性別、種族、階級的孩子，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如

果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經驗世界，努力去瞭解多元文化背景孩子的生活經驗，那

麼教學工作很可能就會淪為再製霸權意識型態的工具。再者，從「在玩」青少女

的受壓迫經驗顯示，各種壓迫經驗往往是相互交織的，某些時候，階級壓迫可能

會以性別壓迫的形式表現，某些時候，性別壓迫背後也可能結合了種族壓迫的運

作。因此，教師在協助學生辨識生命中的壓迫經驗時，必須有能力看見學生身上

所承載的「多重」壓迫動力。例如一個具有性別意識的教師，在帶領學生解構異

性戀愛情中的美貌迷思時，要小心不要變成在指責那些想要藉由外表裝扮對抗階

級壓迫的勞工階級女生，也不要為了教導女孩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而貶抑

勞工階級女孩過度依賴愛情的傾向。這些「看見」和「理解」的能力，都有賴於

教師平日所累積的多元文化素養。因此，教師必須時時保持高度的自我省思能

力，盡量接觸不同文化的族群，吸收多元文化的批判性論述，才有能力看見學生

身上所承載的文化差異，理解這些差異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並且帶領學生去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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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批判各種文化形式裡頭蘊含的種族、階級、性別歧視。 

不過，批判性多元文化意識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幾的事情，它是一種長期的、

省思的、不斷建構與解構的過程。如果單單寄望教師個人的自覺和努力，未免過

於消極。比較有效的作法應該是將它納入師資培育課程，才可以造成廣泛、深遠

的影響。過往的師資培育機構雖有開設多元文化教育等相關課程，不過多半屬於

選修性質，再加上大部分的師資培育課程，都充斥大量工具理性導向的科目，導

致教師著重於教學效能的追求，不容易發展出社會文化與階級權力關係的觀念和

視野（姜添輝，2002：361）。因此，本研究建議日後師資培育課程不僅要將此類

課程由選修改為必修，還必須加重賦予教師多元文化視野和批判能力的科目，諸

如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平等教育、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教育、批判教育理論

等課程，以增加教育工作者的社會文化批判視野。 

貳、教師間發展拮抗同行的關係 

教師欲從事學校教育的轉化，所需面對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以台灣

的教育情境來看，許多不利因素都會阻撓教師從事解放性的教育實踐，例如國家

政策對於教師的管理與統治，升學主義對於學校教育的扭曲，學校主管恐懼、打

壓或不樂見教師的自主意識等，師資培育課程的工具理性傾向，教師角色的時空

限制等，這些因素都可能阻礙老師的自我批判、省察，甚至導致教師的技能退化

（李奉儒，2006：123；許誌庭，2002）。這些結構性的限制當然不是短期或個別

教師可以扭轉或改善的，不過，批判教育學者 Freire (1998)呼籲教師，不能將參

與民主的方案只當成個人的奮鬥，教師必須團結在一起，挑戰整個教育不公的體

系。McLaren也提醒教師，如果要根據解放利益的邏輯來形塑學校教育的話，這

種力量不只是跟一種高度的自我瞭解密切相關，也必須是跟老師之間有可能緊密

團結起來集體發聲有關，她們才能一起進行社會運動，改變學校教育系統內外的

意識型態和物質環境（蕭昭君等譯，2003：360-361）。因此，若要從事反再製的

解放教育，老師們應該發展拮抗同行3的關係，才有對抗社會結構、學校保守體

制以及主流價值的可能。值得慶幸的是，目前台灣的教育領域已有幾個具有批判

                                                 
3 「拮抗同行」一詞為夏林清（2007）所創發，不過她所指的是自身與中小學教師或工會組

織之間的協作關係；而我在此處所指的是，所有有志於從事批判教育學的教師們之間的協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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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色彩的基層教師團體出現，如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以下簡稱性平教）、

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以下簡稱原基教）和中國民國基層教師協會（以下簡稱基

教），分別著重教育中性別、種族、階級議題的分析與教育實踐。雖然這三個團

體對於社會動力的分析有不同的著重焦點，但是它們都反對其他壓迫形式的存

在，也都從教師自身經驗的反省出發，發展解放性的教育實踐。例如性平教剛開

始成立的第一本出版品，4就收錄了多位教師反觀自身性別生命經驗的文章，之

後這群教師陸續透過工作坊、內部進修、電子郵件公共群組的討論與激盪，開發

性別教學的資源、編寫教材並出版書籍，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抗議各種性

別不公的事件，回過頭來影響政策，並推動相關法條的立法（蘇芊玲，2007）。

可以說是教師透過集體力量的集結，由下而上逐步改變體制的例子。基教所關切

的議題比較廣泛，包括了教師的各種教學實務經驗，她們會以議題的方式進行反

映思考、共同研發教學實踐的方案，以激發教師的專業自主行動力。不過，近幾

年來基教重心放在發展勞動階級的教育觀，她們和工運團體建立非常良好的合作

關係，與勞動家長接觸的經驗幫助教師更貼近勞工階級的生命經驗，回饋到課堂

中有關階級意識的教學實踐，是教師與其他社會運動團體攜手並進，對抗壓迫的

最佳例子。原基教是今年才剛成立的團體，目前還沒有直接討論國中小裡教學實

踐的文本出現。不過，早在原基教正式成立之前，現任理事長達努巴克（2007）

就已經在部落裡開辦部落教室，透過開讀書集結部落裡的青年志工，共同反思自

身生命與社區的種族議題，還開了一門實驗課程方案「達魯薩倫映畫院」，帶領

部落裡的小朋友一起看電影，讓他們開始萌發多元文化、種族的意識。可說是已

經打破在學校裡頭辦教育的傳統模式，直接走入社區進行批判性的教育實踐。由

此可見，反再製教育的實踐絕非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夢，「在玩」青少女也不一定

得在學校教育中感到挫敗或疏離，只要教師願意重新思考學校教育的本質、透過

團體的力量時時增益自身的權能，那麼眾多的教師將匯集成點滴涓流的浩蕩隊

伍，共同朝向一個更為民主、人性化的社會邁進。 

 

 

                                                 
4 此書書名為《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意識成長歷程與實踐》。 


